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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圖盧威（Oerp Aepmc`dnbhw

Qrpsbe, 1870-1944）是十九世紀末二十

世紀初俄國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

也是俄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領軍人

物，其思想演變經歷了從「左」到「右」

的多次搖擺，發生了從「馬克思主義」

到「激進自由主義」，再到「保守自由

主義」的游離。

1901-1921年的二十年，是斯圖盧

威自由主義思想形成和實踐的重要階

段。在二十世紀初俄國政治大風潮和

社會急劇轉型的過程中，斯圖盧威同

其他俄國知識份子一樣，經歷了1905年

改革與革命的激情撞擊，經歷了1917年

二月革命的痛苦回憶，以及1917年十月

革命後的艱難抉擇。這時期中唯一不

變的是，斯圖盧威將俄國社會變革的

未來命運與自己的自由主義理想聯繫

在一起，他在俄國社會變幻莫測的政

治舞台上成為「第一傑出的明星」1。

一　激情年代

1901年前後，當斯圖盧威等「合法

馬克思主義者」（Kec`k|m{i L`pjqhqr）

紛紛宣布在組織上與馬克思主義和社

會民主黨決裂之後，他們在思想上也

發生了從唯物主義向唯心主義的整體

「嘩變」。俄國知識界的自由主義營壘

放棄了從前的「營養基」——馬克思主

義，轉向唯心主義之中尋找新的營

養，轉向東正教宗教哲學中尋找精神

源泉。正如白銀時代的標誌性人物、

著名文學家、詩人和哲學家、俄國象

徵主義文學流派創始人梅列日柯夫斯

基（D. Q. Lepefjnbqjhi）所感嘆的，

「我們走到了康莊大道的盡頭，再前

進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知道，

在歷史結束的地方，宗教就開始了。

在懸崖的邊上，我們自然地、不可

避免地會想到翅膀、飛翔，想到超歷

史的道路——宗教」2。1902年，由

梅列日柯夫斯基和他的妻子、著名

詩人吉皮烏斯（G. M. Choohsq）倡議，

在彼得堡建立了「宗教與哲學協會」

（Pekhchngmn-Thknqntqjne Nayeqrbn），

斯圖盧威在1913年前參加了這個團體活

動。後人稱他們為「尋神派」，稱他們

的學說為「尋神論」。普列漢諾夫（C. B.

Okeu`mnb）在1909年發表文章〈論俄羅

斯所謂的宗教探索〉（“N m`g{b`elnl

激情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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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建華

1901年前後，斯圖盧

威等「合法馬克思主義

者」宣布在組織上與馬

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

黨決裂後，他們在思

想上也發生了從唯物

主義向唯心主義的整

體「嘩變」，轉向東正

教宗教哲學中尋找精

神源泉。一位著名詩

人感嘆說：「我們走

到了康莊大道的盡

頭，再前進一步都是

不可能的，但我們知

道，在歷史結束的地

方，宗教就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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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hchngmnl p`g{qj`mhh”），把「尋神

派」稱為「承受不住1905-1906年打擊的

知識份子靈魂的無袖短衣」。「尋神派」

認為自己的思想源於十九世紀俄國著

名哲學家索洛維約夫（B. Q. Qnknb|eb）

的學說，認為宗教信仰和神秘主義是

俄國哲學的根本，只有宗教哲學才能

解決存在和意識的最重要問題，認為

必須把基督教教義和世俗生活結合起

來，才能解決人的問題、社會現實問

題和歷史發展問題。

斯圖盧威作為哲學家對二十世紀

初俄國唯心主義思想的發展發揮了

顯著的作用，他作為組織者和作者

參加了1902年出版的《唯心主義問題》

（Opnakel{ hde`khgl`）文集。該文集

的出版是俄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

二十世紀初的第一次思想集結，文

集作者還有宗教哲學家布爾加科夫

（Q. M. Askcnjnb）、別爾嘉耶夫（M. @.

Aepd_eb）、弗蘭克（Q. K. Tp`hj）、諾

夫哥羅德采夫（O. H. Mnbcnpndveb）、

特魯別茨科伊（Q. M. Rpsaevjni）、

阿斯科爾多夫（Q. @. @qjnk|dnb）、特

魯別茨科依（E. M. Rpsaevjni）等人。

作者們批評了馬克思主義和實證主義

過於強調人的社會屬性和在功利主義

方面的偏差，強調只有以不可割讓的

人的權利和個人不可侵犯性為理論源

泉的唯心主義哲學，才是維護個人權

利的最堅實的理論基礎。文集的前言

強調：「現代哲學⋯⋯首先要研究複雜

的生活問題，正是深刻的道德意識推

動我們對責任性和道德性的思想問題

的探討」3。《唯心主義問題》的出版標

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完成了第一次思

想蛻變，即徹底割斷了與馬克思主義

和以後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思想聯繫，

轉向俄羅斯文化傳統——宗教哲學和

俄羅斯人的宗教心理尋找俄國發展的

動力，簡言之，即否定了他們最初借用

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指導俄國道路的嘗

試。由此，斯圖盧威的政治思想和理想

也向保守與「右」的方向邁進了一步。

1901年4月，斯圖盧威參加了在

彼得堡喀山大教堂舉行的知識界大遊

行，遭到警察毆打，後被捕。沙皇政

府禁止他在首都和大學城居住，及後

流放特維爾。當年夏天斯圖盧威與地

方自治活動家聯繫，並接受他們的建

議在國外編輯反對派雜誌4。1901年

底，他來到德國的斯圖加特，加入地

方自治局知識份子反對派的行列5。

1902-1905年，斯圖盧威擔任

了在國外出版的非法雜誌《解放》

（Nqbnanfdemhe）的編輯工作。《解放》

是俄國自由資產階級的雜誌，1902年

7月在德國斯圖加特出版，每期印數

大約是九千至一萬份。與社會民主黨

（布爾什維克）的報紙《火星》（Hqjp`）

和社會革命黨的報紙《革命俄羅斯》

（Pebnk~vhnmm`_ Pnqqh_）不同的是，

《解放》編輯部試圖吸收有知識的俄國

階層參加，他們反對革命，主張在政

權進行改革的前提條件下與政權和

斯圖盧威（圖）作為組

織者和作者參加了

1902年出版的《唯心

主義問題》文集。作

者們批評了馬克思主

義和實證主義過於強

調人的社會屬性和功

利主義，強調只有以

不可割讓的人的權利

為理論源泉的唯心主

義哲學，才是維護個

人權利的最堅實的理

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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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1904年1月，圍繞þ《解放》雜誌

建立了俄國自由主義者團體「解放同

盟」（Qn~g nqbnanfdemh_），它是後來

的立憲民主黨的基礎，也是俄國資產

階級的第一個政治團體。

斯圖盧威準備將「解放同盟」變成

反對專制制度的統一營壘，為此他承

擔了看似無法完成的任務，他試圖將

來自激進主義派別和自由主義陣營的

各界人士聯合起來，但是建立廣泛聯

盟的設想最終未能實現，保皇派組織

和激進主義者對他的號召均無響應。

很明顯，這個事實影響了斯圖盧威未

來的政治立場，促使他形成了必須與

兩個極端——君主主義的「黑色百人

團」（Wepm{i qnrem）和左派激進主義

者決裂的想法。

斯圖盧威在國外的政治活動由於

沙皇尼古拉二世於1905年簽署「10月

17日宣言」而結束，這個事件促使他

決定不等待政府特赦就返回祖國。為

安全起見，他用馬克西米里安．沃羅

申（L`jqhlhkh`m Bnknxhm）的名字印

製了假護照，在已經拿到了去科琅施

塔德的火車票後，才聽到政府大赦政

治犯的決定6。回國後，斯圖盧威在

彼得格勒一直住到1918年。這是他一生

中的困難時期，其間不僅有參加政治

活動、創作的快樂，也有對於革命問

題的痛苦思考，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

對「偉大的俄羅斯」（Bekhj`_ Pnqqh_）

問題和知識份子命運問題的思考。

1905年革命中表現出的政府的殘

暴行為、革命的嚴酷和流血以及國家

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嚇壞了斯圖盧威。

他在1905年11月就指出：「在俄國生

活的範圍y存在þ獨裁，獨裁被稱作

『黑人百人團』，獨裁被稱為『革命無

產者』」，「我們表示，國家不需要和

反對任何樣的獨裁，國家需要的只是

法律、自由和經濟的復興」，斯圖盧

威呼喚：「快使政權擺脫災難」7。但

是俄國全社會已經由於激動而失控，

並且使社會運動超出了政權允許的範

圍，隨後到來的只能是毀滅。

斯圖盧威像從前一樣，習慣於通

過出版物來表達自己感興趣的政治問

題。他在1905-1906年編輯出版了周

刊《北極星》（Onk_pm`_ gbegd`），並加

盟《自由與文化》（Qbnand` h jsk|rsp`）

雜誌社，同時還為《思考》報（Dsl`）工

作。但是，這些報刊的命運都是短暫

的。原因在於，斯圖盧威不會也不想

使報刊適合廣泛的和大眾化的讀者口

味，而沒有讀者基礎的報刊自然難以

為繼。但是斯圖盧威人生中的這個插

曲並不影響人們對他的編輯才能的評

價。在共同的出版工作中，最接近和

最了解斯圖盧威的弗蘭克認為，編輯

工作最能體現斯圖盧威多方面才幹，

「⋯⋯斯圖盧威將個人思想的原創性

和嚴格的原則性與多方面性和耐心性

結合在一起了」8。

從1906年末開始，斯圖盧威領導

《俄羅斯思想》（Psqqj`_ l{qk|）編輯

部，並且吸引以別爾嘉耶夫、布爾加

科夫、伊茲戈耶夫（@. Q. Hgcneb）為代

表的哲學界著名知識份子參與。在他

的領導下，這份雜誌「成了二十世紀初

俄國文化精神財富的真正表達者」9。

斯圖盧威在這時期的政治活動是

與立憲民主黨密切相關的。1905年

10月12-18日，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會

在莫斯科成立。1905-1915年，斯圖

盧威參加了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會。

在1905-1907年的第一、第二屆國家

杜馬中，主要由自由知識份子組成的

立憲民主黨佔據了多數議席，並且在

一些關鍵問題上，發揮了代議制機構

的重要作用。1907年，斯圖盧威被選

1905年革命中表現出

的政府的殘暴行為、

革命的嚴酷和流血以

及國家的無政府主義

狀態嚇壞了斯圖盧

威。他在1905年11月

就指出：「國家不需

要和反對任何樣的獨

裁，國家需要的只是

法律、自由和經濟的

復興。」從1906年末

開始，斯圖盧威領導

《俄羅斯思想》編輯

部，在他的領導下，

這份雜誌「成了二十世

紀初俄國文化精神財

富的真正表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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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杜馬上，斯圖盧威轉向保守派的

立場，他認為必須停止革命黨與政

府的對抗，揭露革命黨和政府的雙

重反動，將其視為對法律的威脅。

他認為在「10月17日宣言」發布後，絕

對專制君主制在俄國已經不復存在，

也不可能再復生。他積極支持國家

杜馬與大臣會議主席斯托雷平（O. @.

Qrnk{ohm）的土地改革政策。1907年

6月2日，他參加了斯托雷平關於預防

解散國家杜馬的對話。當第二屆杜馬

被解散後，一些立憲民主黨人聚集到

彼得堡遠郊的維堡，發表「維堡宣

言」，宣布誓死維護「民主」和「自由」

原則。結果在「斯托雷平的領帶」

（Qrnk{ohmqjhi c`kqrsj，即絞索）的

陰影下，幾位立憲民主黨成員被處以

極刑，立憲民主黨主席米留科夫（O. M.

Lhk~jnb）被迫流亡海外。1915年6月，

斯圖盧威由於在民族問題上的分歧而退

出立憲民主黨，不過他實際上在1908年

就已經停止了在該黨中的活動。

二　尋找「路標」

1905年革命失敗後，大規模的俄

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運動由此結束，

俄國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受

到來自左和右兩方面的擠壓，他們思

想的生存空間幾近消失。

革命失敗、改革受挫，在心靈上

遭受打擊最沉重的莫過於俄國知識份

子階層，因為他們是這場運動的積極

組織者和熱情參與者，儘管在運動中

每個團體的政治理想和實現理想的手

段不盡相同，但是他們都是強烈期望

俄國的政治現代化能夠走上正常的

軌道。據統計，1905年革命失敗後，

大學生自殺數目迅速增加。1906年

有71起，1907年有160起，1908年

（沙皇制度反動統治的最黑暗時期）有

237起bk。一直標榜中庸立場的自由主

義知識份子則普遍瀰漫þ悲觀、失望

的情緒。布爾加科夫感嘆bl：

俄國經歷了一場革命。這場革命並未

帶來眾所祈望的結果。大多數人認

為，解放運動所取得的正面成果至少

在今天仍然是不可靠的。由以往紛爭

和失敗而導致衰微的俄國社會，如今

已變得呆然、冷漠和精神渙散。

他們原以為在這場運動中自己所堅持

的中庸立場和同樣中庸的政治主張能

為左和右兩方面接受，但最終還是付

諸東流。他們同時認為自己未能把握

住這場運動的時機，未能在最關鍵的

時刻扭轉運動發展的軌4，他們甚至

認為自己成了歷史罪人。

1909年，著名的《路標——論俄國

知識份子文集》（Beuh－Qanpmhj qr`rei

n psqqjni hmrekkhcemvhh）出版。這

是在1905年改革和革命失敗後，俄國

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自發的對改革失敗

原因和革命爆發原因的多角度思考，

是對知識份子與國家、知識份子與人

民、知識份子與文化傳統的深層反

思。斯圖盧威在《路標》文集的發起、

組織和編輯以及出版方面，發揮了重

要的作用bm。

文集收錄了斯圖盧威的〈知識

份子與革命〉（“Hmrekkh c evh_ h

pebnk~vh_”）bn。他在文中肯定了

1905年政治改革和革命的巨大意義bo：

革命向專制、貴族、俄國政治制度和

社會結構發起了進攻。1905年10月17日

這一天，標誌俄國幾個世紀形成的政

1905年革命失敗後，

俄國自由主義知識份

子運動由此結束。在

心靈上遭受打擊最沉

重的莫過於知識份子

階層，大學生自殺數

目迅速增加。他們普

遍瀰漫>悲觀、失望

的情緒，認為自己未

能把握住這場運動的

時機，甚至認為自己

成了歷史罪人。布爾

加科夫感嘆：「由以

往紛爭和失敗而導致

衰微的俄國社會，如

今已變得呆然、冷漠

和精神渙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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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革。當局所有

的政策、策略長期致力於阻礙國家準

備和實現這一變革，與此相比，這一

變革來勢則猶為凶猛。

他認為：原本隨þ「10月17日宣言」的

頒布就應該宣布革命的終結，因為政

權已經作出讓步，保存國家杜馬和立

憲君主制是首要任務。但是激進知識

份子出於對國家和政權的仇恨以及人

民大眾的騷動竟決定推翻政權，結果

給他們以回答的是反動的勝利和野戰

軍事法庭和死刑。

知識份子的錯誤在於未能及時把

握人民的情緒，及時洞察政府的反動

企圖，適時對政府和人民做出規勸，

這源於十九世紀以來俄國知識份子長

期養成的劣根性。斯圖盧威認為「俄

國知識份子階層作為特殊的文化範

疇，是西方社會主義與俄國文化、經

濟和政治發展的特定條件相互作用的

產物」bp。「在俄國知識份子階層的許

多思想家那y，對政治產生了一種最

終被歪曲的、根本矛盾的態度。將政

治引向生活的外在建構——從技術觀

點看，它事實上就是這樣。知識份子

階層在政治中，發現了自身和民眾完

整的存在（在此，我們援用「政治」，

是基於外在社會建構的廣義之上

的）。因此，有限的手段變成了具有

無限內涵的目標」bq。在他看來，只圖

一時之快的激進知識份子不是及時體

察已經迫近的政治危機，及時向人民

作解釋和教育工作，而是最大限度地

把自己和人民體內的破壞基因和野獸

本能釋放出來，最終釀成悲劇，給人

民、民族和國家造成巨大損失。

那麼，知識份子應該怎麼辦？關

鍵在於知識份子應該放棄一切虛無

主義、英雄主義、激進主義和無政府

主義的幻想，重新確定自己的思想意

識和政治主張的「路標」。斯圖盧威

強調br：

知識份子必須重新審查自己的世界

觀，其中包括重新認識這個世界觀的

基礎——對個人義務的社會主義否

定。搬去這塊石頭，這個世界觀的整

座建築就被破壞掉。

斯圖盧威堅信，在俄國，革命變

革思想不會得到期待的結果，社會進

步的目標只能通過進化的道路，和與

「培養獨立的個性」相關、與建立堅實

的文化工作和與知識份子優秀的創作

活動相關才能實現。只有這樣，俄國

知識份子才能實現「精神上的再生」

（Bngpnfdemhe m` dsx）bs。

在這些年y，斯圖盧威始終關注

國家體制（Cnqsd`pqrbemmnqr|）和「偉大

的俄羅斯」問題。作為國家一員，他

真誠期望看到俄國強盛、偉大和獨

立。弗蘭克在斯圖盧威去世後評價：

「部分是出於自己的出身，部分是出

於他的內心責任，他永遠不是從『下

層』，而是從『上層』來思考政治問

題，他不是作為勞動社會的成員，而

是認識到自己是良好的國家秩序建設

的潛在的參與者」，以至把自己作為

「國務活動家」來思考和行動bt。

斯圖盧威原始出發點是試圖把國

家和民族的原則（M`w`kn）聯繫起來，

他試圖將平常相互矛盾的民族思想、

傳統繼承性、國家穩定以及別一方面

的自由和權利的價值、保護個人免於

國家襲擾統一起來。對於斯圖盧威來

說，愛國主義是反映為國家——「偉

大的俄羅斯」的使命和民族精神的歷

史證明的信念，而他普遍的政治思

想就包括在其中，即：民族統一給予

那麼，知識份子應該

怎麼辦？斯圖盧威堅

信，革命變革思想不

會得到期待的結果，

社會進步的目標只能

通過進化的道路。斯

圖盧威始終關注國家

體制和「偉大的俄羅

斯」問題。他的出發

點是試圖把國家和民

族的原則聯繫起來，

把傳統繼承性、國家

穩定與自由和權利的

價值、保護個人免於

國家襲擾統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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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的民族理解、自覺感是公民世界

（Cp`mfd`mqjhi lhp）政治、社會統一

力量的前提。關於國家的和平建設工

作的思想和關於包括在他的其他文章

中的法律秩序和原則的思想，具有一

定的意義。

斯圖盧威堅信國家的宗教來源，

認為政權首先具有是超出個人利益的

特性。「在俄羅斯沒有發生過宗教改

革，因此也未曾出現基督教道德的世

俗化，未曾把基督教道德變為日常生

活的方式和制度，如同西方國家那

樣。俄羅斯有宗教和宗教精神，但宗

教未能作為必須遵循的原則滲入日常

生活之中。這是俄羅斯歷史上非常明

顯的也幾乎最意味深長的事情」ck。他

認為國家具有集合性（或譯聚議性，

原文為qnanp）的個性，並且高於任何

的個人意志（Khwm`_ bnk_），這是「神奇

的本質」cl。顯然，斯圖盧威對qnanp

的理解更多地還是從超乎於任何組

織、任何個人的國家的角度來考慮

的，在他看來，集體主義的民族傳統

和宗教習俗有利於國家的穩固，而國

家的強大、安定和統一才能有效保護

它的人民免於災難。為此，他提出了

「偉大的俄羅斯」的概念，認為君主立

憲制是最好的國家體制，而對它的破

壞則被他看成是最大的危險，而且為

了「偉大的俄羅斯」就不惜對外擴張，

他甚至建議向相鄰黑海的所有歐洲和

亞洲國家實行經濟擴張，但是他贊同

波蘭和芬蘭的獨立。

三　「來自深處」之呼喚

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斯圖盧威

非常興奮，對於俄國的變革寄予很大

希望，他在與好友弗蘭克見面時曾表

示：「現在的俄國向前邁出了七英里的

大步」cm。他同意與資產階級臨時政府

合作，並擔任外交部經濟局局長職務。

後來由於擔任外交部長的米留科夫辭

職，斯圖盧威也放棄了這個職務。

1917年5月，斯圖盧威組織了「俄

國文化同盟」（Khc` psqqjni jsk|rsp{），

作為「精神上的、有充分依據的愛國

主義思想中心」，他被選為該同盟臨

時委員會成員，並負責該組織的《俄

羅斯自由》（Psqqj`_ qbnand`）周刊的工

作，這個組織和周刊吸引了持不同政

治觀點的俄國知識份子中的精英。但

是，在革命即將爆發的年代，宣傳俄

國民主制的文化使命、鼓吹社會聯

合已不可能得到社會認同和支持。

1917年夏，他被選為俄國科學院政治

經濟學部（1924年被撤銷）榮譽院士，

在科學院的歷史學和哲學部工作。

1917年十月革命的到來造成了俄

國社會的嚴重分裂，也造成了知識界

人士的思想分裂，斯圖盧威是懷þ不

理解、憎恨以及對布爾什維克及其領

袖們的敵視被動地接受這一事件的。

他建議知識份子再次反思自己的行

為，思考俄國的出路。他提議編輯

《來自深處》（Hg cksahm{）文集，吸引

大部分原《路標》文集的作者參加。

《來自深處》繼續了《路標》的風

格和思想，並且具有了更強烈的政治

性。斯圖盧威在〈俄國革命和民族任務

的歷史思考〉（“Hqrnphweqjhi ql{qk

psqqjni pebnk~vhh h m`vhnm`k|m{e

g`d`wh”）中再次批評俄國知識份子的

思想盲動、好大喜功以及無政治原

則，十月革命是俄國知識份子又一次

政治狂熱的集中表現，它破壞了俄羅

斯文化傳統，玷污了俄羅斯人民的心

靈，將俄國推向災難的境地。斯圖盧

1 9 1 7年二月革命爆

發，斯圖盧威非常興

奮，對於俄國的變革

寄予很大希望。對同

年發生的十月革命，

斯圖盧威是懷>不理

解、憎恨以及對布爾

什維克及其領袖們的

敵視被動地接受這一

事件的。他建議知識

份子再次反思自己的

行為，思考俄國的出

路。他提議編輯《來

自深處》文集，吸引

大部分原《路標》文集

的作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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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革命

威把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事件的

道德和政治後果看成是「俄國革命導

致國家的崩潰，是世界的恥辱」。「列

寧將完全破壞偉大的俄羅斯強國和將

血腥的和恐怖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建

立在它的廢墟之上」cn。

斯圖盧威再次關注知識份子、人

民和政權的問題。根據他的觀點，俄

國的不幸和專制制度的主要罪過在

於，無論是人民還是知識階層都沒有

被及時吸引參與國家生活co。在強化

農奴制和壓迫政治自由的萌芽之後，

俄國君主制得罪了「穿灰色軍大衣的農

民，導致國家和經濟文化的崩潰」cp。

斯圖盧威認為國家體制被破壞和革命

爆發的原因在於，「我國的農民沒有

成為資產階層所有者」cq。他自然再次

談到俄國知識份子應負的責任，因為

知識份子未能阻止破壞性的趨勢。他

得出的結論是：「在俄國，社會主義

思想和階級鬥爭思想的發展不是作為

組織的和建設性的力量，而僅僅是作

為災難性的破壞力量。」cr

斯徒盧威還考慮出版「社會知識

文庫」叢書，已經擬好文庫大綱，這

y不僅僅包括了他所關心的中心問

題，而且還包括他的朋友們感興趣的

問題。斯徒盧威寫道cs：

俄羅斯的復興首先應該復興和鞏固民

族精神。最真誠地奉獻於這項工作是

我們文學界的任務，用對被責罵的民族

文化的熱情的信心和對俄羅斯國家體

制輕率損害的重視來鼓舞人民。我們

的「社會知識文庫」將致力於真正的，

但是通俗易懂的出版物。這些出版物

涉及文化、社會、國家發展和人類日常

生活，特別是俄國人民日常生活的問

題，在俄羅斯人中激起歷史信念，在他

們的認識之前揭露那些偽科學的、消

極的學派的謊言和廢話，這些思想的

泛濫將歪曲人民的思想和毀壞國家。

由於主觀上無法接受蘇維埃政

權，斯圖盧威陷入了內戰和政治鬥

爭的旋渦之中。1917年11月，斯圖盧

威到諾沃切爾卡斯克，參加了「頓河

公民大會」（Dnmqjhi cp`fd`mqjhi），

籌備建立反蘇維埃政權的志願軍。

1918年，斯圖盧威成為舊俄將軍尤登

尼奇（M. M. ̂ demhw）領導下的「俄國委

員會」（Pnqqiqjhi jnlhrer qnber）和軍

事政治中心的成員。1918年12月，斯

圖盧威秘密到達芬蘭。1919年初，他

以立憲民主黨「民族中心」代表的身

份到達英國和法國，為的是得到西

方反布爾什維克的支持，斯圖盧威

參加了在巴黎組織的「政治協商會議」

（Onkhrhweqjne qnbey`mhe）。1919年

夏末，他回到俄國南部，參加了鄧尼

金（@. H. Demhjhm）領導的特別會議。

1919年底，他返回克里木，擔任弗蘭

格爾（O. M. Bp`mcek）政府的對外關係

局局長。斯圖盧威從克里木給僑居國

外的俄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作

家布寧（M. Asmhm）的信中表示，「俄

國南方要比國外更需要像您一樣的

力量」ct。但隨後，俄國的白"運動很

快就土崩瓦解了。1921年，斯圖盧威

流亡國外，1944年客逝巴黎dk。

四　奇異軌=：從「激進」
到「保守」　　　

當代俄羅斯學者茹科夫（M . Q .

Fsjnb）評價dl：

斯圖盧威主要功績在於，他以自己的

活動積極促進民族自由思想主張的發

斯圖盧威認為俄羅斯

國家體制被破壞和革

命爆發的原因在於，

俄國君主制得罪了

「穿灰色軍大衣的農

民，導致國家和經濟

文化的崩潰」，「我國

的農民沒有成為資產

階層所有者」。他自

然再次談到俄國知識

份子應負的責任，認

為社會主義思想和階

級鬥爭是災難性的破

壞力量，呼籲俄羅斯

的復興首先應該復興

和鞏固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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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俄國國家體制發展問題，在二十

世紀末和新千年大門檻前不忽視其重

要性。

透過斯圖盧威的命運，反映了整整一

代人的優秀思想和導致兩個時代思想

斷裂的俄國自由主義的歷史悲劇。

作為政治家的斯圖盧威已經屬於

歷史，但作為思想家的斯圖盧威將永

遠保留在俄國思想文化史的扉頁之

中。斯圖盧威早在二十世紀初就以個

人自由、文化和民族和諧的價值觀向

全人類發出號召，他的學術遺產補充

了我們對俄國歷史的個人理解。在自

己的世界觀方面，斯圖盧威始終堅信

自由主義思想和立場，因此他無論對

左翼還是右翼陣營都進行了不尋常和

長期的批判，同時他也被迫接受來自

左右兩個陣營的詰難，而且自己也經

常不自覺地滑入某一個營壘之中。斯

圖盧威自稱「在哲學領域是一個批判

主義的實證主義者，在社會學和政治

經濟學領域是一個堅決的、但完全不

是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dm。在經歷了

數十年的孤獨和痛苦的探尋之後，斯

圖盧威宣布自己鍾情的是「保守的自

由主義」思想，推崇的是立憲主義的

國家發展道路，傾心於英國式國家體

制。

斯圖盧威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觀

點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最初，在

1905年革命失敗之前，他還是照搬英

國自由主義的理念，即堅守「絕對的

個人主義」的原則，強調「任何國家，

任何民族精神都不是本質和實質」，

「自由主義就其形式是作為對個人不可

分割的權力的承認，⋯⋯是真實的民

族主義的唯一外表，是真正的對民族

精神的尊敬和自尊，是對民族精神的

活生生的載體和民族精神創造者權利

的承認」，斯圖盧威反對「對經驗主義

的國家的神話，即神話任何形式的國

家政權」，他還在國家中發現了「超乎

人的存在的特別傾向」，國家是超理

性的和「脫理性」的dn。但是，1905年

的改革、革命和失敗驚醒了斯圖盧

威，他在改革和革命中看到了個人主

義和個人欲望的極度膨脹。政府和最

高統治者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拒

絕和拖延改革，最終以國家暴力的血

腥方式壓制了人民大眾的民主和自由

呼聲。反對派和激進主義者出於對國

家的憎恨和個人欲望的放縱，拒絕來

之不易的改革成果，結果是個人主義

戰勝了理智和責任，最終將俄國推到

革命的深淵，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巨

大災難。通過《路標》和《來自深處》的

探討，在經過深刻反思之後，斯圖盧

威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政治哲學觀發生

了根本轉變，即將國家利益和「偉大

的俄羅斯」利益放在首位。斯圖盧威

承認在個人和國家之間存在þ深刻的

矛盾，作為個人政治生活原則的自由

主義與作為「國家限制其內部的個人

活動範圍的力量」的帝國主義有þ深

刻的衝突。他試圖調和這一矛盾和

衝突，致力於將自由主義與愛國主

義結合起來，將「偉大的俄羅斯」作

為自己的最高信念和最終歸宿。他

認為，民族精神活躍和存在於國家

之中，引導新老一代人思想的繼承，

精神世紀存在於每個人的生命之中，

所有民族都與「最高原則」（Be qxne

m`w`kn）相連。他提出了「愛國主義情

感」（O`rphnrhweqjhi }pnq）的概念，

愛國主義即是對祖國的愛，在「個人生

活與國家使命」結合的基礎上理解不合

理的宗教情感和道德的完善。最終，

在他政治哲學研究中，國家學說處

斯圖盧威始終堅信自

由主義思想，無論對

左翼還是右翼陣營都

進行了長期批判，同

時也被迫接受來自左

右兩個陣營的詰難。

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孤

獨和痛苦的探尋之

後，斯圖盧威宣布自

己鍾情的是「保守的

自由主義」。他致力

於將自由主義與愛國

主義結合起來，將

「偉大的俄羅斯」作為

自己的最高信念和最

終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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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心位置，而「自由俄羅斯帝國」

（Khaep`k|m`_ pnqqiqj`_ hloeph_）——

「偉大的俄羅斯」的思想則是國家學說

的核心所在。正是在政治和法律哲學上

表現了他的自由保守主義（Khp`k|m{i

jnmqepb`rhgl）或稱保守的自由主義

（Jnmqepb`rhbm{i khaep`khgl）觀點的

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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